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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身體作為方法：編舞與導演如何提煉戲劇的形體元素——以《撒旦狂筆》和《植物人》為研探作品

日期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十五日

形式	 Zoom網上會議

主持	 陳國慧、陳臻亮

受訪者（筆畫序）

邱加希　 獨立表演藝術家

胡海輝　「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

馬師雅　 編舞及形體指導

黃呈欣　「藝君子劇團」藝術總監

形體動作（movement）早已是劇場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亦是演員訓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近年，不少戲劇作品皆以形體作為其中一個呈現面向。這些作品的創作團隊，往往

設有導演、編舞（或形體構作）等崗位。到底這兩個崗位是如何合作的？二者又如何運

用形體去創作？本文以二〇二三年兩個本地劇團的製作《撒旦狂筆》、《植物人》作為

案例，嘗試整理戲劇與形體相遇的發展軌跡。

《撒旦狂筆》是美國劇作家Doug Wright於一九九五年發表的劇作，由「一條褲製作」於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在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上演；《植物人》是本地創作

人黃呈欣於二〇二三年發表的原創劇目，由「藝君子劇團」於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至三十一日在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上演。

兩個製作皆是香港首演，並於中型場地上演——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為鏡框式舞台，舞

台為十二米闊、十二米深，鏡框七點五米高，觀眾人數可達596人；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

大盒則是黑盒劇場，《植物人》採用單面觀眾席，取長邊放置舞台，舞台為二十一點六

米闊、六米深，佈景幕牆五米高，每場可容納280名觀眾。以上資料反映場地的空間特

性，可先作參考，以理解創作團隊的設計考慮。

是次分別邀請了《撒旦狂筆》導演胡海輝、編舞馬師雅，以及《植物人》導演黃呈

欣、形體構作邱加希和戲劇構作陳臻亮，進行訪談。訪談以半結構形式，分開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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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當中有些問答或會相映成趣。下文將分開三部分：（一）編舞和導演的合作緣

起、（二）創作過程、（三）使用身體創作的想像，節錄兩個創作團隊的訪談內容。 

（一）編舞和導演的合作緣起
編舞和導演，向來是兩個不同表演藝術範疇的創作崗位。是甚麼原因促成二者的合作？

《撒旦狂筆》和《植物人》都是由導演發起的創作，可說是首先有創作概念的框架，從

而發現以形體探索的可能，由此邀請具備舞蹈訓練背景的藝術家，以編舞或形體構作的

身份參與創作。值得一提的是，兩個作品的編舞和導演都是首次合作。

《撒旦狂筆》導演胡海輝向來喜歡看舞蹈演出，也曾於其戲劇作品加入形體元素，在此

次創作，他想與新的合作對象作出新嘗試。

	 胡海輝：	

	 當我決定要做《撒旦狂筆》，我已經想加入形體動作的元素。戲裡面有一些比 

	 較虛的情節，愈推進愈瘋狂的時候，我覺得直接呈現沒有甚麼意思，它不是純 

	 粹賣弄血腥色情，而是一個意象、比喻。我覺得要用一個詩意的方法去呈現， 

	 便想到了用形體動作，於是想找一位編舞加入。形體動作是一個挺好的元素去 

	 代替說話，有些東西是形體講得到而文字講不出的；又或者用形體去渲染一些 

	 氛圍，是一個挺好的手段。剛好那時候Alice（馬師雅）在「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有一個獨舞演出，我在CCDC同事的介紹下看了她的演出。Alice的 

	 作品有一種狠勁，所以我覺得她適合參與創作《撒旦狂筆》這個戲，便促成了 

	 我們的第一次合作。

	 馬師雅：	

	 我有問過胡海輝為甚麼找我合作，他說是看了我的作品。而但凡未合作過的朋 

	 友，我都很想嘗試合作。但最重要的是看了劇本後，我便覺得很吸引，在腦海 

	 裡已經有很多畫面，所以我很想參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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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狂筆》（2023） — 攝影：Jeff Cheng　照片鳴謝：一條褲製作

另一邊廂，《植物人》導演黃呈欣未曾看過邱加希的舞蹈作品，便在朋友的推薦下邀請

她合作，擔任作品的形體構作。

	 黃呈欣：	

	 邱加希小姐的大名，我已聽過好幾次了。有些朋友覺得我們會合得來，如果合 

	 作的話，應該會很有默契。人生就是甚麼都要去試一下，你才找到「真愛」嘛。

	 邱加希：	

	 過往的合作多數都是導演找我的，視乎作品是不是需要形體。我記得我即時問 

	 清楚大欣（黃呈欣）為甚麼她需要這個崗位？她覺得作品為甚麼需要形體？為 

	 甚麼我適合？這些我都有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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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文本的想像

肢體語言比起說話，有時候能夠更有效地表達出文字的內涵。如果劇場演出就是文本的

呈現或延伸，創作團隊所需要處理的文字往往不只有對白，更有舞台指示，以至每字每

句所蘊含的弦外之音。就本文的兩個案例來看，創作人的思維皆以文本作為基調，從而

考慮作品有沒有加入形體元素的需要。至於加入形體元素與否、在哪些部分加入、如何

加入，就會在早期的文本分析與排練過程期間逐步探索。換言之，促成編舞和導演合作

的關鍵因素，在於文本本身所提供的想像，從而誘發創作團隊擴充呈現文本的手段。

胡海輝坦言，在創作初期並未對形體元素有確切的想像，只能夠肯定作品以戲劇為先，

亦期望編舞不只著重外在形態，而是以形體去協助戲劇的主調。談到邀請編舞參與創作

的考慮，他認為使用形體不限戲種，視乎文本本身。

	 胡海輝：	

	 其實對我來說，不是甚麼戲種去決定有沒有編舞或者形體指導，而是我覺得一 

	 個戲，有些文字做不到的東西，我就會很容易想起形體。有些作品，我把焦點 

	 放在一班人，例如記者、地產代理和社工，在某些位置我需要渲染一些情感， 

	 似乎形體動作可以幫忙表達，更有效地達到某些效果。

至於黃呈欣對形體的考慮，同樣基於文本。她認為《植物人》裡面，需要與觀眾產生連

繫的文字，以敘事獨白居多，加上其中有裸體、做愛的場景，因此需要說話以外的元素

去呈現當中的意涵。談及使用身體的方向，黃呈欣透露對舞蹈與形體的取捨：

	 黃呈欣：	

	 對於KT（邱加希）來說，她關注的是「為甚麼要郁動身體」。《植物人》並不 

	 需要透過舞蹈去呈現，反而需要透過身體裡面的現實，去轉化成比較抽象的 

	 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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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人》（2023） — 攝影：Carmen So　照片鳴謝：藝君子劇團

（二）創作過程
形體創作進路

進入排練室，形體創作或會因應文本特性，在執行上出現不同進路。本文的兩個案例的

形體創作進路正有此異：《撒旦狂筆》的形體創作以營造氛圍和呈現意象為主，在既有

的文本裡尋找形體的發展空間；《植物人》的形體創作則與原創文本相輔相成，在創作

過程中互相配合。

《撒旦狂筆》的形體與對話，分別由兩批表演者執行。胡海輝指，在邀請編舞參與創作

的早期，已經明確設定形體創作的兩個層面：一是氛圍，二是意象。馬師雅根據這兩個

層面，透過工作坊、正式排練、串排等幾個階段，集中與群眾演員創作形體部分，然後

再與另一批以說話表達為主的演員融合，構成整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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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海輝：	

	 第一個層面是實在一點的，要營造精神病院的一個環境，所以由群眾演員飾演 

	 那些精神病人，去表現那個氛圍。另一個層面是薩德侯爵描述的那種意識，那 

	 是比較抽象的層面，我想用形體去呈現的。至於在戲的哪一些位置用呢？我知 

	 道一定會在某一些位置出現的，但是之前和之後怎樣連接呢？我覺得是在排練 

	 的時候再確定的。

	 演出前兩、三個月，有約十節的時間，給Alice與群眾演員做一些工作坊。一 

	 來是讓 Alice去認識這班群眾演員，二來是讓 Alice去試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他們做到剛才提及那兩個層面的事情。開始排練的時候，我的責任就是專注在 

	 對話的戲份。

	 馬師雅：	

	 第一幕，群眾演員就是扮演精神病院病人，第二幕則在演繹一個靈魂，侯爵的 

	 靈魂。一個很實在，一個很抽象。我不斷提醒他們，「一到第二幕你們要成為 

	 侯爵的一部分，而且你們九個人是同一個人來的」。但在第一幕的時候，九個 

	 人是各自分開的。

馬師雅憶述在排練過程中，對話與形體部分分別用兩批表演者來處理，但唯獨侯爵與群

眾演員的互動，必需要共同排練，特別是群眾演員演繹侯爵的靈魂，就要跟侯爵的對白

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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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狂筆》（2023） — 攝影：Jack Tuen　照片鳴謝：一條褲製作

相對而言，《植物人》的形體與對話由同一班表演者執行，是另一種設計，因此需要使

用另一種排練方式。黃呈欣表示，參考歐洲劇場，在創作決策層面上，編舞或形體構作

會跟導演並排，一起構想如何令整件事融合得宜。在《植物人》的創作過程裡，邱加希

會在排練之前研讀劇本，大量發問，了解清楚編劇的寫作意念，從而提出各種呈現手法

上的建議。同時，由於黃呈欣兼任導演和編劇，容許排練期間彈性改動文本，令形體創

作有較充裕的發展空間。

	 黃呈欣：	

	 可能我是戲劇訓練出身，有些台位，我習慣以比較寫實的方式出發。KT會以 

	 另一個角度，提出可否擴充一些。我們會不斷討論，哪一些是比較寫實地處 

	 理，跟觀眾的距離貼近一些；哪一些可以擴充，去放大觀眾的想像。如果對白 

	 沒有賦予空間，我會想一些解決方法，例如增加某些台詞，去配合、成就某 

	 些畫面；又或某些台詞是必要的，她會為此而縮短或延伸她已經設計好的形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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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加希：	

	 我覺得我需要很早就知道大欣在想甚麼，我才參與到，否則我創作不到，包括 

	 設定是怎樣、她要怎樣移動，甚至是最早期的安排：這是一班怎樣的演員？他 

	 們怎樣思考身體和文字？

	 如果我跟不上導演怎麼理解角色，基本上我的形體創作可以是很錯的。特別是 

	 由角色的第一句台詞開始，他的身體形態、他怎樣走上舞台，我已經要掌握 

	 到角色。否則之後的創作，都只會是我自己在腦海裡想像的動作設計，未必適 

	 合這個作品。

	 我覺得形式很重要。我常常都問大欣：「你暫時對演出形式有怎樣的想像？」 

	 我才知道可以盛載到怎樣的畫面和形體；「他們說話的力度有多強？」我才知 

	 道形體創作要有多誇張、舞台效果要做到多大程度。如果我錯過了一次排練， 

	 可能就會不了解導演和演員建立的東西，然後我提議的東西可能會產生衝 

	 突——有時候是好事，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是不好的。而且戲劇排練的時間往往 

	 很緊絀。我們要處理台詞、所有畫面，我沒辦法走進排練室，才去想、去試、 

	 去砌。

形體與表演者

形體創作必須透過表演者的身體作為載體，去呈現行動、氛圍、意象等種種表演內容。

因此，表演者的身體質素、特徵、習性，都會大大影響形體創作的方向。本文的兩個案

例對表演者的要求不同：《撒旦狂筆》集中排練群眾演員，以形體營造氛圍、表達意

象，換言之需要一班靈活多變的表演者去滿足形體的要求；《植物人》則因應角色而提

供不同的形體創作，這些角色亦會參與集體呈現的畫面，換言之需要以角色為先，形體

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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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輝指《撒旦狂筆》劇本當中有一些天馬行空、超乎現實的情節，例如侯爵在最後一

幕會斷手斷腳，這些斷肢還會移動。要處理這些場景，令觀眾入信，形體便成為了模糊

虛實界線的工具。同時，另一個考慮是人數。胡海輝認為，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的舞台

空間偌大，至少需要七、八人去抗衡空間的張力。

在確立了形體表演者的需要後，下一步就要尋找適合的人選。為此，編舞和導演舉辦了

一輪遴選，挑選適合的表演者擔任群眾演員。基於資源限制等各種考慮，團隊最後選定

了九個年輕演員參與演出，總共七男二女。他們的訓練背景各異：有人受訓於「榞劇

場」，有人受訓於「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專業形體戲劇青年訓練課程，有人是來自於香

港演藝學院的實習生。馬師雅表示，要在九個人之間找到一致性，有一定的困難，不論

是演員或舞者。她認為這個作品很需要群眾演員用同一股力量、同一個質地，因此在排

練初期，特意抽時間跟群眾演員建立共同語言，令大家找到一致的感覺。

《撒旦狂筆》（2023） — 攝影：Jack Tuen　照片鳴謝：一條褲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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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師雅：	

	 我在前期工作坊提出了一些我自己想在畫面上看到的質地，讓大家去試。我們 

	 做了一些即興練習，譬如不斷扭曲身體，這些動作不一定要放在他們的角色 

	 裡面，不過我自己覺得可以加入去。我們還會做一些節奏上快慢轉變得很突然 

	 的練習，由零去到一百，然後再去零，不斷地玩這樣的節奏，我會從中看到精 

	 神病的那種質感。到排練的時候，身體已經記住了那些練習，我便指導大家 

	 去找一個在精神病院裡面的身體，仔細一點思考：究竟是甚麼精神病呢？他們 

	 自己再發展，然後我們不斷來回調整那些動作。

	 而且這是開場的第一個畫面，要「零秒」讓觀眾知道我們在一個精神病院裡 

	 面，所以這個場景排練得比較久一點。因為我讓他們自己去發揮，調整的時 

	 候，主要是仔細調整質感和節奏。差一點點就已經不同，要做到很準確。

馬師雅坦言，過程中花了不少心神在基本訓練上。她認為形體創作的困難在於，很多戲

劇訓練背景的演員，不夠了解自己的身體如何運作，很難找到一個中性的狀態。當表演

者未能夠做到這個狀態，對於要準確地用身體表達會有阻礙；相反地，只要找到這個狀

態，就可以將自己變成任何東西。所以需要花時間跟群眾演員練習，尋找中性的狀態。

舉例說，有些演員平時走路，一直都是腳掌先落地，不是腳跟先落地；又或者走路的時

候，右手在擺動，左手不動。我們在互相觀察之下才會知道這些慣性，從而對症下藥，

調整出共同的走路方式，再去排練瘋癲的狀態。

《植物人》對表演者的要求則是角色為先。六位演員都以角色切入創作，透過形體逐漸

拉近與角色的距離，從而成為角色。這個距離在排練之前或遠或近，因人而異。有些演

員與角色亦存在著根本的不同，例如性別。《植物人》的選角刻意錯置性別，而形體成

為讓演員跨越界限的工具。黃呈欣以黃釗鑫飾演丈夫為例，指她本身的形象比較女性

化，語氣、身體形態本來都傾向女性形象，與展現父權的丈夫一角有一定距離。為此，

邱加希著力指導她去尋找角色的身體，例如丈夫坐下、說話時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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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加希：	

	 不同角色會有不同的東西需要我幫忙。有些角色，我可能只需要輔助他的身 

	 體，使他更容易表達台詞，我不需要投放太多形體創作在他的身上。例如蔡明 

	 航所飾演的女人，需要的就是我幫他在台上持續地存在，只靠身體。不是要怎 

	 樣誇張、詩意，我只要令他舒服地表演而已，或者在他沒有台詞的情況下， 

	 存在感要夠強。但是有一些大畫面，我就要以形體輔助說故事，讓畫面留在觀 

	 眾的印象中，讓觀眾更容易理解劇本。在排練過程裡面，這些就是我的工作方向。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挺難的，就是形體不能夠寫出來。我沒辦法寫清楚，或者 

	 口頭上告訴你，「這裡做甚麼」、「他會轉個身，然後觀眾便會感受到他那個 

	 轉身是甚麼」⋯⋯這很倚靠演員去表達，例如一個轉身，是否能帶出那種感 

	 覺？這就需要我和大欣一起不停去看、去試。

《植物人》（2023） — 攝影：Carmen So　照片鳴謝：藝君子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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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練期間的挑戰

基於創作進路、團隊成員訓練背景不同，形體創作在排練過程中都會遇到各種挑戰。本

文的兩個案例反映了形體創作的兩個主要挑戰：與對白重疊的考慮、與創作團隊成員的

溝通。面對這些挑戰，兩個創作團隊都傾向避免形體設計與說話所表達的意思重複，在

對白層面以外尋找空間發揮形體的作用；因應戲劇與舞蹈訓練背景的差異，創作團隊都

會花時間去溝通、磨合。

《撒旦狂筆》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精神病院裡面。要做到精神病院的效果，馬師雅認為形

體正好可以呈現一種極致的狀態。不過，當中的畫面有可能跟對白產生衝突，例如侯爵

講故事的部分，本來安排了形體構成的畫面配搭，但拼湊起來才發現呈現手法過於重

複。她形容，這些與對白重疊的畫面反而會阻礙了觀眾的幻想。

	 馬師雅：

	 述說不要重複，即是說，不要講完一件事，形體又做同一件事，這是我的考 

	 慮。第二件事則是不要「搶戲」。譬如某些形體劇場的作品，形體是它們的主 

	 導。但是在這個劇本裡面，我覺得形體要做的事情就是昇華戲劇本身。可以的 

	 話，用形體幫每個部分延伸一些，又或者令氛圍再強大一點。

關於對白與形體重疊的考慮，《植物人》團隊亦很有意識地分清楚兩個層次。邱加希表

示，在文本以外，編舞和導演需要清晰地知道有甚麼想表達。換言之，從文本出發之

後，形體創作更需要回應另一重叩問，一個創作的必答問題：為甚麼在此時此地，要上

演這樣的一個表演？

	 邱加希：	

	 我經常都問導演：當我看了劇本，我知道劇本要做甚麼——但是劇本以外，一 

	 定有些東西表達不了，才會想用另一個形式去呈現。那麼導演要告訴我，當那 

	 段對白說完，背後還有甚麼層次，是言語呈現不到的。一說清楚，我就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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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有方向，我就可以在那之上，以另一個層次去創作。我不想重複做同一個 

	 層次，很多餘。

呈現手法以外，訓練背景的不同也帶來團隊成員之間溝通的另一挑戰。戲劇訓練使得演

員執著於每個動作意義或動機。馬師雅形容這個現象很有趣。她指就算跟演員說他們要

做形體，他們也經常覺得自己要跳舞，然後設計很多跳舞或很像跳舞的動作，例如要怎

樣跳高、打開胸膛。還有，他們經常表達「我真的不懂跳舞」，但是其實編舞根本沒有

說過要編排舞蹈。馬師雅形容這個情況為心理障礙，源於對自己身體信心不足。事實

上，雖然演員控制身體的能力可能不及舞者，但有時候他們會比舞者更懂得用身體說故

事，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思考做動作的動機。

	 馬師雅：	

	 有時候因為舞者的身體有很多可能性、彈性，在舞動的時候未必會思考太多動 

	 作原因，較多是跟隨身體的感覺走。但是我跟演員合作的時候，我覺得接近在 

	 100%的情況下，他們都了解自己為何要做。形體表演不是要做很多事情，不是 

	 要做甚麼特別動作，而是用身體，可能是一個很小的動作，去呈現到某種 

	 意思。

基於創作進路的不同，《植物人》的形體並沒有追求身體上的一致性。因此，引伸到排

練期間溝通的挑戰，就不在於演員對身體的信心，而是發掘角色的過程如何與形體碰

撞。邱加希表示，她避免在排練上花太多時間在一致性，轉而以角色的個性為出發點，

去尋找畫面語言上的一致。

	 邱加希：	

	 每個演員怎樣理解形體都很不同。我覺得所有表演藝術其實是相通的，只不過 

	 我們的訓練背景、語言有一點點不同。即使是劇場界別內，我想不同老師也有 

	 不同的演法、不同的語言。有時候要多試幾次不同的語言，或者方式，看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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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進入到演員的理解。我覺得這個是複雜的，要多點時間去摸索那個人是怎樣。

	 就算我跟大欣聊天，我們也要花一點時間去摸索我們在說甚麼，不是只說「詩 

	 意」這些說出來很厲害的詞彙——有幾詩意？甚麼是詩意？你覺得甚麼東西詩 

	 意？這些溝通是很困難的。很多文字上的複雜，就是我喜歡形體在戲劇上發揮 

	 的作用。因為有些東西，用文字真的很難找到一個標準的想像。

《植物人》（2023） — 攝影：吳大鼻　照片鳴謝：藝君子劇團

（三）使用身體創作的想像
編舞在香港劇場的生態中，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隨著表演藝術各種形式之間的界線

愈來愈模糊，戲劇與舞蹈，以及其他藝術形式，或許會趨向混為一體。編舞和導演的分

工，亦未必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形體，而是更著眼使用身體作為方法，去探索表演藝術

的可能性。

到底編舞在戲劇創作是一個怎樣的崗位？馬師雅和邱加希皆表示，以《撒旦狂筆》和《植物

人》的經驗來說，她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編舞。比起編舞，她們更願意接受形體指導

或者形體構作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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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師雅：	

	 形體指導和編舞這兩個崗位，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分別的。編舞會讓舞蹈講完一 

	 件事，但形體指導是融合於戲劇多一點。所以我做《撒旦狂筆》的時候，完全 

	 沒有覺得自己是編舞，概念上我覺得是用形體幫忙說故事，而不是編排一支舞。

	 邱加希：	

	 編舞這兩個字，對於導演或者觀眾來說，其實很模糊。當代的編舞其實有很多 

	 種，藝術取態也很廣闊。就我過往擔任編舞的經驗而言，編舞其實是「一腳 

	 踢」的，所有事情都是編舞的工作。所謂一腳踢，是指由劇本構思，到演出形 

	 式，甚至排練流程，都必需要編舞首先建立自己想法。這是我本身的思維模 

	 式。我沒辦法撇除那個思維，只排練動作，或者撇除劇本。

舞蹈與形體本來就有微妙的差異。馬師雅形容，形體與舞蹈的分別，就在於動作的意

義。舞蹈創作之中，有些動作純粹是身體研究，去探索一個身體可以做到甚麼、身體的

可能性是甚麼，或者用一堆動作去營造一個氛圍。從舞蹈層面來說，每一個動作未必有

它的意義，但是會有一套身體的美學。反觀形體創作，她認為為了配合故事，每個動作

都需要有它的意義。

編舞或形體構作所面對的挑戰，牽涉到不同背景的創作人對「形體」的錯摸。邱加希指，

曾聽聞有些人覺得有形體就聽不到台詞，對此她未能理解。她歸結於不同人對於戲劇有不

同想像。例如，導演會認為某些動作很像跳舞一樣，除了因為動作未能配合敘事上的表演

風格，會否是創作人對「使用身體」存在著「舞蹈」與「形體」之間的認知差異？

如果香港的戲劇創作仍然是導演主導的話，或許在參與創作之前，編舞和導演，甚至表

演者，都需要有更充足的溝通，打開對形體的想像。身體之於表演，到底有甚麼意義？

表演者存在於表演空間，又應該如何運用身體？身體與意識，要合一，還是分離？如果

使用身體作為表演藝術的不二法門，創作人能否充分地使用整個身體？種種思考，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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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每個創作團隊裡面整合、重構、協調，讓創作成員共同邁向屬於一個作品的美學。

當然，在認知層面之外，還需要實際操作的配合。如果形體要在戲劇創作裡走得更遠，

需要更多「排練時間」和「信心」。

	 馬師雅：	

	 導演安排排練時間時，會寫某段時間專門用來排舞。這樣獨立的排練容易令編 

	 舞編一段「舞」出來。我覺得不應把編舞的角色抽出來，只在某幾段排練時間 

	 裡工作。形體創作應該融合在戲中，是一個整體來的。

	 邱加希：	

	 有時候，就算導演有想法，演員都未必理解為甚麼要做形體。演員可能會覺 

	 得思路不暢順。演員、編舞或形體構作和導演之間，是一個很複雜的溝通。排 

	 練往往不是一試就可以，需要時間給演員嘗試、給導演看、給編舞或形體構作 

	 思考，也需要很多信心。我覺得形體能不能在戲劇裡面成立，視乎導演是否相 

	 信這個方向是可行的，而又容許花時間排練；或者能否只看一個畫面，就想像 

	 到未出現的畫面，想像到未來將會是甚麼——這需要很強的想像。有人可能 

	 會看完一個畫面就停止排練，但其實適合的畫面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變出來。 

	 我還在學習，怎樣透過文字，令導演看到將來的畫面是甚麼。

如果我們相信藝術形式可以打開，觀眾和創作人的思維又再打開多一些，上述的種種疑

難雜症可能都會迎刃而解。胡海輝形容，當代表演愈來愈難以分類，也沒有需要分類。

雖然不同創作人的實踐各有不同，例如舞蹈背景和戲劇背景的美學取向已經不同，但說

到底，創作人的目的都是和觀眾溝通，透過藝術去表達和發聲。他更表示，未來一定

會有更多無可歸類的例子。藝術就是這樣，就是要找新的方向，做一些別人沒做過的東

西而已。放下將戲劇和舞蹈分類的執著，也許所有創作都可以另闢新路。正如邱加希道

出，編舞和導演，只是兩個不同背景的藝術工作者合作。



陳臻亮

香港人。現職藝君子劇團戲劇構作。畢業

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主修城市研

究。研究興趣為表演藝術與城市空間的關

係，尤其以非主流表演空間為研究對象，

觀察表演藝術如何營造社區，從而改善一

座城市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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